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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0日晚，南京奥体
中心，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
南京队主场迎战淮安队。
比赛开始前，六万多名观众
的目光聚焦在球场中央。

一个身穿白色T恤的年
轻人正在草坪上弹着吉他歌
唱。“今天、明天、大后天，我
还在这里，日夜想念……”

这是26岁的叶泓霆第
一次在六万人面前，演唱他
的原创歌曲《老门东的东》。
舒缓的旋律、澄澈的音色在
偌大的体育场慢慢铺开。
而人如其歌，纯粹、真诚和
善良是许多人对演唱者叶
泓霆的第一印象。没人料
到，这位声音温暖、笑容爽
朗的年轻人，从4岁起就活
在“黑暗”里。

聚光灯从来做不到骤
然亮起。这条从黑暗到光
亮的路，叶泓霆已经走了二
十二年。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见习记者

张岑晏

与黑暗和解，拥抱新世界

叶泓霆格外喜欢足球。
小时候，父亲经常带着他

一起看球、踢球。他喜欢足球
奔跑着的速度与激情。四岁那
年，叶泓霆被确诊为视网膜色
素变性，视力迅速衰退，随后彻
底失明。

他再也看不了球了。父母
带着叶泓霆，辗转奔波上海、北
京等多地。做遍了检查，试尽了
偏方后，他们终于认命。“从看见
到看不见的这个过程很难，很容
易产生接受不了的情绪。”叶泓
霆回忆，起初，他完全没有办法
接受自己的变化。

幼时的玩伴放学后骑着自
行车，在巷子里追逐嬉闹，叶泓
霆只能竖耳听着门外传来的笑
声和铃铛声，想象他们奔跑的样
子。这种剥离感，在父母决定送
他去上盲校那一刻达到顶峰。
叶泓霆意识到，自己开始和同龄
人的世界渐行渐远。

8岁那年，叶泓霆正式进入
南京盲人学校。在那里，他第一
次真正接触到和自己一样的孩
子。有人不会自己用餐具吃饭，
有人总是把文具弄掉，到处都乱
糟糟。叫声、哭声、笑声，还有分
辨不出的声音此起彼伏。

当时的班主任蔡拾慧总是
耐心地引导每一个孩子。喂饭、
搀扶走路等悉心照顾的细节
之外，她会带大家走出教室，
带他们去到没有天花板的地
方，让他们亲自感受，其实天
和地都很大。“在她的影响下，
我第一次对盲人产生身份认
同，打开了心门，发现其实在
我的新世界里，我也可以活得
很好。”叶泓霆总是感激他遇
到的每位老师，“初中时期的
杨雪梅老师，她是一名诗人，
带给我文学的启蒙，让我第一
次觉得，阅读和写作也是认识世
界的方式。”

小说、历史、哲学，凡是能够
接触到的，叶泓霆几乎都读。喜
欢的句子，读过一遍他就能记
住。“白色的墙壁，阳光斜斜地洒
下。碧绿的葡萄藤上，结着紫色
的葡萄。不远处，还有知更鸟的
叫声。”叶泓霆读过的文字，慢慢
沉淀成他的精神世界，也塑造了
他的处世方式。

他第一次学习盲文，第一次
吹响竹笛，第一次举起话筒……
无数个“第一次”变成火把，照亮
叶泓霆的新世界。

2020年，叶泓霆考入南京
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专业。大
学四年，他一边学习针灸推拿专
业知识，一边做校园广播、录制
有声书、创办播客，获得过教育
部中华经典诵读大赛全国一等
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青年
创新设计大赛二等奖等若干荣
誉，曾经靠声音认识世界的他，
也开始用声音连接世界。

正如叶泓霆所说，“当我忘
记黑暗的时候，人生是有无限可
能的。”

拒绝随波逐流

理想是宏大的，现实是局限
的。视障群体被称作无限可能
的未来，似乎都在指向唯一一条
路：在针灸推拿专业毕业后，开
一家推拿诊所，凭着手艺过上安
稳的生活。这几乎被称作是盲
人最工整的人生。

可叶泓霆不这么想。“其实
高中开始，我对针灸推拿的兴趣
就不如唱歌、播音。”接受记者采
访时，他没有回避自己的犹豫。
“我喜欢声音。只是这条路的不
确定性，让家里人、身边的人难
免觉得担心。”

从事推拿行业，有无数的前
辈和经验可供支持。但是，盲人
只能推拿吗？“我想做一点不一
样的事情。”

作为“非典型”盲人，叶泓霆
有许多兴趣爱好。不工作的时
候，他最喜欢吹竹笛。高频共振
的特色，总让叶泓霆想象自己是
一条蓄势待发的龙。

带着龙吟虎啸的心态，叶泓
霆总是敢想敢做。他发挥自己
声音条件好的优势，在音频平台
录制有声小说，第一个月就赚到
了近八千元。为了提高效率，他
甚至自己摸索出一套“听读法”：
不用盲文，而是利用读屏软件，
把文章一句一句拆开，用高倍速
边听边读，再逐渐训练到提前预
判、同步表达。这一套体系，叶
泓霆反复练习了无数遍，后来成
为他创业有声主播课程的雏形，
帮助到更多视障人士掌握新的
就业技能。

叶泓霆也因此认识到了越
来越多视障朋友。有人和他一
样，希望尝试更多职业，却苦于
没有机会；有人空有技能，却不
知道如何把兴趣变成工作。“大
家不是没有能力。只是没有人
告诉他们，通往光亮的道路不止
一条。“

叶泓霆总是很忙。作为南京
市栖霞区残联兼职副理事长、大

象通途公益服务中心理事长，在
工作日的早晨，他通常7点就起
床。周一、周二和周五，他会去
到残疾人之家和社区助残的站
点活动和开会。周三、周四，他
会空出时间在办公室里处理纸
面的公务，“就比如一些项目的
投标，需要我去关注处理。目
前，我们是有计划跟小米做联名
款文创香皂的。”周末，叶泓霆会重
操旧业，在尚医堂国医馆坐诊。“我
基本不午休，也没有固定的饭
点。周末推拿的客人多的话，可
能到晚上九点多才能回家。”

成为大象，成为太阳

叶泓霆发现，自己摸索出
来的“听读法“，并不是只能帮
助自己。如果把这些经验整理
成课程，也许能让更多人少走
一些弯路。

2024年，他和伙伴们共同
成立了位于南京市栖霞区的大
象通途公益服务中心。

为什么叫“大象通途”？叶
泓霆笑言，“大象“象征着包容、
力量与陪伴，而“通途”，意味着
希望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
的道路。相比于“帮助“，他更喜
欢“同行”这个词。

大象通途的有声主播培训
班，课程是从最基础的普通话、
情感表达开始，包含录音技巧、
音频剪辑，还有平台运营、商业
接单。

第一次上课时，很多学员连
开口都紧张。有人觉得，自己的
声音不好听；有人担心，别人不
会愿意听一个盲人读书。叶泓
霆没有急着纠正他们。他把自
己大学时期录下的第一段音频
放给大家听，声音透着青涩，还
有不少停顿。叶泓霆总是温柔
地鼓励所有人：“没有人一开始
就会。“

一段时间后，学员们开始接
到有声书录制订单。有人第一
次靠自己的声音挣到了收入；有

人开始主持活动，在舞台上发光
发亮。看着他们一点一点发生
变化，叶泓霆由衷的高兴。他对
记者说：“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
能确切地感受到自身的价值。”

与此同时，大象通途的业务
越来越多。信息无障碍、社区助
残、残障青年就业培训……残疾
人在大象通途找到自己，普通人
也通过大象通途重新认识残疾
群体。

叶泓霆想改变的，除了残障
人士的就业处境，还有长期以来
形成的惯性。在不少公益活动
中，大家习惯性预设残疾人需要
什么，残疾人则习惯于被动接
受，很少有机会说出自己真正需
要什么。叶泓霆觉得，这种看似
周到的帮助，有时反而忽略了当
事人的主体性。

在大象通途运营的幕府山
庄残社共治友好社区项目中，团
队成立了“阳光议事会”，让残疾
人自己发现问题、提出需求、参
与讨论，再由社区和志愿者配合
落实。让残疾人自己提出想法，
发出自己的声音，才能真正的被
看见。

在叶泓霆看来，收入的意义
不能用钱衡量。大象通途运营
的残疾人之家里，一名大龄智力
障碍者第一次参与制作手工皂，
当天，他拿到了12元的报酬。
回家路上，他用这笔钱给母亲买
了烧饼。后来，他的母亲哭着给
叶泓霆打来电话：“他居然能赚
到钱了，他第一个想到我了。”

从那之后，叶泓霆更加确
信，他要让残障群体重新拥有劳
动和选择的能力，让大家永远拥
有尊严和发声的权利。

当叶泓霆站上“苏超“南京主
场的草坪时，很多人第一次认识
了他。在灯光里的几分钟，叶泓
霆足够耀眼。随着歌声一同流光
溢彩的，是一个盲人二十多年来理
解黑暗、拥抱黑暗的人生。大音希
声，大象无形。叶泓霆相信，目光
所不能及之处，声音可以抵达。

叶泓霆生活照

叶泓霆叶泓霆（（中中））在阳光议事会在阳光议事会


